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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项目中得到初步应用，显示了其广

阔的应用前景。

只有兴趣才能带来创造性发现

2012 年，程代展曾经在科学网上发

表了一篇名为《昨夜无眠》的文章，探讨

关于青年科研人员培养的问题。这篇文章

当时曾经引发热烈的讨论。

在采访中，当记者提到这篇著名的博

文时，程代展依然认为，年轻人要有对理

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并再次强

艾滋病素有“世纪杀手”之称，蔓延

世界五大洲的 157 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

数超过千万。一旦被这种严重的传染病感

染，两年内的病死率为 50％，5 年内的病

死率可高达 80％～ 90％。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有一

位女研究员在趋化因子受体 CCR5 结构生

物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为人类寻

调：“年轻人如果想在自然科学领域做一

点有意义的工作，还是需要兴趣的。”

“像我这么大岁数了，既没有人管，

也没有人逼。但只要我在北京，每周七天

都会在办公室里研究问题，只因我自己觉

得有意思。”程代展说，只有真正发自内

心的好奇和兴趣才有可能支撑一个科研人

员做出真正创造性的发现，从而在历史的

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6 年 2 月 15 日

找新的抗艾滋病药物打开了大门，她就是

吴蓓丽。

今年 36 岁的吴蓓丽祖籍苏州吴江，

在无锡长大。2001 年吴蓓丽从北京师范

大学毕业，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进

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攻读博士

学位，2006 年毕业并获得生物物理专业

博 士 学 位。2007 年 至 2011 年， 在 美 国

Scripps 研究所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

作。2011 年，全职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 2015 年 12 月，吴蓓丽获第

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称号。

为细胞安排个“保镖”

直径仅有 100 纳米的艾滋病病毒，

“杀”入免疫系统，将极大瓦解并破坏人

体抵御外界多种病原体的屏障，从而发生

女科学家吴蓓丽：寻找“抗艾”新路径
○沈春蕾

 吴蓓丽在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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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9位获得者
合影 ,右 3吴蓓丽

多种感染或肿瘤最后导致死亡。要研制有

效的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新型药物，就必

须准确地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

机制。

吴蓓丽向记者解释道：“艾滋病病

毒侵入人体细胞有两大内应——共受体

CCR5 和 CXCR4，只有在它们的协助下才

能与细胞膜融合而侵入细胞。”

科学研究表明，多数种类的艾滋病

病毒在侵染人体细胞初期以 CCR5 为共受

体，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病毒共受体转化

为 CXCR4，使得人体中更多类型的细胞

被感染，加剧了病毒在人体内的进一步扩

散，最终导致艾滋病的发生和患者死亡。

“一旦破解这两种共受体的三维结

构，及其与人体疾病的相关性，就可以‘设

计’出与之相契合的药物分子，为人体细

胞安排个‘保镖’，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

阻断艾滋病病毒的入侵感染。”

人体细胞的细胞膜上被称为“膜蛋白”

的物质，是沟通细胞内外的桥梁。人体总

共有 800 多种的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

这些蛋白位于细胞膜上，是一类非常重要

的膜蛋白。目前世界上超过 40% 的西

药，都是通过与 G 蛋白偶联受体“互动”

发挥作用的，而人类只破解了大约 30

种 G 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

早在进入清华大学开始研究生课

程时，吴蓓丽就已在蛋白质结构生物

学领域有所突破。

在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所美

国 Scripps 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吴蓓

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CXCR4 上并取得

了重大成果。2013 年，她率领团队针对

CCR5 展开了大量的筛选和优化工作，

并与其他科研组合作，最终获得了高质量

的蛋白质晶体，成功解析了 CCR5 的三维

结构。

《科学》杂志盛赞这项工作是“该领

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为研发

更好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

见解”。随后，吴蓓丽的团队又围绕着

CCR5 展开了药物研发工作，并成功获得

了药效显著优于上市药物的“抗艾”候选

药物。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继而解决问

题。吴蓓丽眼中的科学研究既不抽象更不

神秘。“从小到大，我一直保持着一种钻

研的韧劲儿。我的父亲也认为，我并不聪

明，但是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回望自己的科研道路，吴蓓丽如是说，

“膜蛋白领域仍然有着诸多未解的谜，每

一项都有可能带来药学的巨大突破。”

吴蓓丽回忆道：“在美国做博士后时，

我曾有 3 年多没出任何成果，走投无路时

‘破罐破摔’，尝试了一个曾认为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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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方法，却柳暗花明地得到了期盼已久

的结论。这些非常珍贵的体验往往比成绩

更重要。”

2011 年夏天，吴蓓丽从美国回到上

海，在上海药物研究所组建团队，“我们

研究组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大家在一

起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工作效率、科研

氛围相当好”。吴蓓丽记得，刚回国的时

候因为各方面压力比较大，她和团队拧成

一股劲，一起攻克难关。

吴蓓丽告诉记者，自己排解压力的一

种方式是去健身房乱跳一个小时，另一种

方式是观看一级方程式赛车。“观看赛车

的确是我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尤其是一级

方程式赛车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站，比赛

时间多数都是国内的凌晨，所以我经常凌

晨两三点起来观赛。这个小爱好能间接把

压力释放出去，我觉得非常过瘾。”

科研与家庭“双丰收”

在吴蓓丽看来，做好科研并不一定意

味着牺牲个人生活，实现科研成果与家庭

幸福的“双丰收”，才是身为女科学家的

最大成就。

换下白大褂，走出实验室，变身“购

物狂”的吴蓓丽最喜欢拉上闺蜜去逛街。

而在做科研的路上，她也收获了自己的爱

情——昔日研究生同学赵强如今不仅成了

她的人生伴侣，更是与她同处一个实验室

的“黄金搭档”。吴蓓丽与丈夫赵强因攻

读博士期间拜在清华大学的同一位导师门

下而相识，之后又携手一同到大洋彼岸继

续生物科研，学成后两个年轻人一起回国，

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两

人在生活中相互照顾、事业上相互扶持 ,

简单纯粹的美好生活铺展开来的同时，两

人的科研事业也蒸蒸日上。

2015 年 3 月，吴蓓丽研究组和赵强

科研组在嘌呤能受体 P2Y1R 结构生物学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为包括中风、

冠心病、肺栓塞等各种血栓性疾病的药物

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抑制这种受体蛋

白的活性能够有效地缓解血栓的生成，

从此展开的药物研发，将惠及我国超过

1000 万血栓性疾病患者。

科研在吴蓓丽眼中是每一个追求新知

和挑战难关的人所能从事的最好职业之

一。“现在很多年轻人害怕做科研，尤其

担心长时间出不了成果而受苦。但事实上，

科研成果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坚持，耐得住

寂寞方能有所成就”。

吴蓓丽表示，自己做科研并不是为了

名和利，而是享受自己收获的每个哪怕很

小的成果，“这是支持我们继续前进的重

要动力，如果没有对科研的那种热爱和向

往，就难以坚持下去”。

“别人老问我做科研苦不苦，其实只

要自己感兴趣，怎么会觉得苦？所谓苦，

就是不得已去做不想做的事。有人可能会

觉得做实验、写论文很枯燥，但我却很享

受。”让吴蓓丽乐在其中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科研工作的简单、轻松、自由。

吴蓓丽说：“搞科研会让人身心都很

轻松，喜怒哀乐都变得特别简单。在实验

室里我的头脑很轻松，不用受其他的事所

扰。当实验按预期获得成功时，我就会感

到很快乐；而一旦失败，我又会去寻找新

的路径。总之，思维可以走到任何我想去

的地方，毫无限制，这种感受很美好。”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6 年 2 月 1 日


